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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金佛山
百年动物采集路

海拔2 238米的金佛山是大

娄山脉的最高峰，为一座傲然挺

立在重庆南部的孤立桌山。这里

不仅是我国南方喀斯特最发育

的地区之一，且生物多样性极为

丰富，其中原产种子植物有4 768

种，占全国总数的1/6强。早在清

代晚期，便有外国采集者专程到

撰文  金文驰 陈砚 万韬 何锴

此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发表了上

百个新种。

1 9 1 0 年 9月，美国动物学

家马尔科姆·普莱费尔·安德森 

（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

受伦敦动物学会的派遣，作为贝

福特公爵东亚探险队队长来到金

佛山采集动物标本，并在这里采

集到一个哺乳动物新种——长

吻鼩鼹。1904—1910年间，安德

森带领的贝福特公爵东亚探险队

共采集了2 700多号哺乳动物标

本和若干鸟类标本，其中包含了

大量的哺乳动物新种。安德森的

指导者——供职于大英博物馆的

奥德菲尔德·托马斯（Old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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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是当时最杰出的哺乳

动物学家之一。托马斯在最后一

篇关于贝福特公爵东亚探险的论

文中高度评价了安德森的成就：

“安德森先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

这一探险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

功，他采集的标本让我们对地球

这一地区的知识有了革命性的增

金佛山北坡——安德森的主要活动区域 摄影 / 瞿明斌

安德森当年上山的路 摄影 / 许鹏



68   

Vol.279

LIFE WORLD

长。据我所知，他的采集成就无

人可及，只有格兰特在南非的采

集能接近他的水平。” 

遗憾的是，安德森在东亚采

集活动的记录除见于零星的几篇

文章外并没有发表，以至于目前

在国内“近代西方人在西南地区

采集史”的资料中也没有提到安

德森和贝福特公爵东亚探险队。

因此，金文驰和陈砚于2012年5

月专程前往安德森的母校——美

国斯坦福大学抄录并整理翻译了

安德森关于金佛山的采集日记和

书信。6月，陈砚来到金佛山，并

根据这些资料重访了安德森一百

多年前的采集路线。巧合的是，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何锴

和万韬两人于4月到金佛山进行

小型哺乳动物考察。尽管时隔一

个世纪，他们仍采集到了长吻鼩

鼹的地模标本。

光阴荏苒，今昔百年。本文将

百年前的采集活动和今日的重访

共呈一处，在不变与巨变间，读者

朋友们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安德森百年前的采集活动

1910年9月1日，乘船顺长江

而下的安德森一行抵达了重庆。

安德森在重庆的麦卡特尼医生家

借宿了两天后，于10日动身前往

金佛山。麦卡特尼医生是1893年

7月19日首批登顶金佛山的外国

人之一，此后金佛山便成了部分

在重庆的外国人的避暑胜地。安

德森虽然没有提到如何决定去金

佛山采集标本，但从他的日记和

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麦卡特尼

医生和其他去过金佛山的外国人

那里得到了诸多信息和帮助才促

成了这次采集活动。

安德森来到金佛山北麓的

南川城后，天公并不作美。9月14

日，一早便飘起了雨。安德森找

来4名挑夫，想立即动身进山，

但挑夫们称“还没有吃过早饭”。

“我催促他们抓紧时间，可他们

却去一旁吸鸦片去了。过了好大

一阵，我们终于出发了”。出南

川城后不久便“沿着一条美丽的

山溪前行”，安德森和一名南川

政府跟派的士兵甩开大部队，走

长吻鼩鼹 摄影 / 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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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头去了，最后在黄昏时分他

们抵达了位于金佛山山脚的大

河坝。这个地方海拔2 500英尺

（762米），仅有一间山坡上的农

舍。安德森在这里受到了老农民

的热情招待：请他喝虫茶。当地

人称这种虫茶为“茶砂”，是虫子

蛀食粗茶叶后所排的粪便。虽然

他一开始拒绝了，但最后实在是

口渴难耐，他才喝下了。

这一地区是一石灰岩峡谷，

风景如画，还有三道秀美的瀑布。

“15日晚设陷阱的时候， 我将

一只手搭在一株植物上，在移动

枝条时发现了一个巢，乍一看以

为这只是一个鸟巢而已。定睛后

才发现一只小老鼠从这个球形的

巢里探出了头。我移过身去抓它，

它却从巢中跳出，一溜烟地消失

在葱郁的植被中。我怀疑这是一

种睡鼠，我想明天再来寻它。”睡

鼠科特产于古北界，且温带性质

极强。据《四川兽类原色图鉴》

记载，该科分布最南的种是四川

毛尾睡鼠，产于四川北部平武的

亚高山针阔叶混交林中，在重庆

南部的金佛山并没有分布。有8个

属的物种都可以叫“睡鼠”。从它

们的分布看都是典型的古北界

物种，据《中国兽类野外手册》

记载，我国仅有两种：四川毛尾

睡鼠和林睡鼠，前者是四川特有

种，产于平武；后者在国内只有新

疆北部有。这些“睡鼠”在欧洲和

中亚应该很常见，很可能安德森

不清楚其在中国的分布，所以产

生了这样的怀疑。安德森这里所

指的“睡鼠”可能是在灌丛中筑

巢的巢鼠。

16日和17日，安德森都住在

大河坝的农家。这两天他仅“抓

到一只漂亮的鼩鼱，看起来应该

安德森  

安德森1910年9月19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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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麝鼩属”。“令人厌倦”的雨

天和惨淡的收获使得安德森“很

担忧这趟金佛山之行会以失败告

终”，“除非明天能找到适宜设陷

阱的地方，或者之后在那个著名

的洞穴中能有所发现”。这一洞穴

是重庆的一位传教士介绍给安德

森的，也就是今天的古佛洞，这

位传教士从一个洞口进入，在地

底行走了很长一段路，并来到了

位于北坡峭壁上的巨大洞口。

18日，天气开始转好，安德

森也首次在大河坝看到了金佛山

的雄姿并决定登顶。路上安德森

找到了重庆的帕克先生借给他使

用的小别墅，这里“靠近河谷的

谷源，坐落在上部山体北面的绝

壁脚下”。“小路上满是台阶，我

开始爬更加陡峭的山坡了。植被

愈发繁茂，我在路边看到越来越

多哺乳动物活动的痕迹。在葱郁

的植被下，土壤极为潮湿。苔藓

覆盖的石块、树根和倒木为小型

哺乳动物提供了生境。”

“终于我来到了一个位于巨

大崖壁上的垭口下。我在这附近

的一个溶洞的洞口发现了一座小

庙。我走进洞中四处查看，但一股

强大的气流从洞中吹出，因此即

使我点燃蜡烛也无济于事。继续

向上攀登，穿过‘石门’后不久便

来到了垭口处，在这里我看见山

的南坡要平缓得多。这里的景象

野性十足，山丘的高度差别不大，

有些几乎就一样高。从垭口南面

往山下走了一小会，我便沿着一条

小路转向西面，顺着金佛山的山

脊向前走。本期待在这附近找到

一座庙宇，不过我连寺庙的影子

都没有发现。山顶，或者说是一

系列的山峰构成了一道东西向的

山脊。这道山脊就在绝壁的最高

处，其上的植被并不茂密，但是大

部分还是被草和竹子覆盖着。我

沿着山脊的方向走了相当远，到

了另一个对着几间农舍的豁口，

这些用茅草覆盖的农舍就坐落在

一条小山谷的谷源。还未抵达农

舍，我便转向了一条显然是从北

面悬崖上来的路。跟着这条路向

北面的山下走，盘算着不久便能

走上一条支路并抵达峭壁上的巨

大洞穴。然而，这时我的草鞋却

要坏了。不多时，发现自己来到了

一架简陋的梯子顶端，我必须踩

着它下山。这些梯子都是在两根

直立的棍子上系着藤蔓固定的横

龙骨溪峡谷中的瀑布    摄影 / 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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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做成的。不论是直立的棍子还

是横档都是弯弯曲曲的，横档间

的距离和角度也没有一个定数。

我穿着快要解体的草鞋，还拿一

支笨重的猎枪和一个装满杂物的

猎物袋，要从这些梯子上下去可不

是件容易事。”“第一次从这样的

梯子下来的经历更适于在山下让

人揶揄，而不是在山顶上。”安德

森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19日“几乎全天都雨雾弥

漫”，安德森将基地从山脚的大

河坝搬到高处的小别墅，经过数

次历险抵达小别墅时，他全身几

乎都湿透了，显得极其狼狈。但自

从抵达海拔4  000英尺（1 219米）

的小别墅后，收获变得丰富起来，

“今晚我设了18个陷阱，期待能

在这里有所收获。”安德森的希

望没有落空，20日查看陷阱时他

采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鼩鼱”。

这只雌性“鼩鼱”标本后

来被送回大英博物馆，编号为

11.9.1.13。哺乳动物学家托马斯

仔细研究后发现这并不是鼩鼱家

族的成员，而属鼹科。提到鼹科，

大家印象中首先浮现出十有八九

便是体型粗壮，前足发达，在地

下挖洞的鼹鼠的形象；而鼩鼱科

动物普遍体型瘦小，没有特化的

前足。这只体型瘦小的标本长吻

长尾，也没有适于掘土的特化前

足，安德森当时将其认作“鼩鼱”

便毫不奇怪了。托马斯对这一体

型娇小的标本很感兴趣，根据其

“不同寻常”的齿式于1912年发

表了一个新属：Nasillus。1963

年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部独立

为伦敦自然博物馆，这份长吻鼩

鼹的模式标本在不列颠岛上躲过

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枪林弹雨后乔

迁新居，至今仍保存完好。

追寻安德森的足迹

2012年6月中旬，正是金佛山

地区多雨雾的时节，此时距安德

森造访金佛山已有一个多世纪。

6月16日这天恰好周末，早晨天气

晴好，陈砚和父母一起决定循着

安德森的足迹再度造访金佛山。

同样是从南川城出发，公路和百

年的小路都沿着龙骨溪在溪谷底

蜿蜒前行。不过进入牌楼式山门

后不久，大量的施工现场让朗润

的山谷间露出块块黄土和裸岩。

一处名为“金佛美庐”的地产项目

让原本风光旖旎的喀斯特峡谷被

一座座高层建筑所填塞，峡谷中

原有的几道如白绢逶迤的瀑布已

完全消失，龙骨溪则如同被挤在

了这些楼房底部的缝隙里，显得

突兀和不协调。安德森当年所见的

“美丽山溪”似乎已变了味。

为了直 观 地 展 示出安德

金佛山如今还有如百年前的简陋木梯    摄影 / 李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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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当年所见的峡谷和今日景观

的差异，我们有幸从1911年出

版的China’s story in myth, 

legend, art and annals一书中

找到了一张龙骨溪峡谷的照片。

照片的拍摄者不详，也未注明具

体的拍摄日期，但从出版年份看，

拍摄年代和1910年相距不远。如

果此行能顺利找到老照片的拍摄

地点，以同样的角度拍下今日的

影像，一定会很有意思。

汽车继续沿龙骨溪向山上

行驶，这也是百年前从北坡登金

佛山的老路所在。我和母亲下了

车，手持翻洗的老照片，边走边

对照周围的景致。后来碰到一位

年过半百的周姓老乡，家住金佛

山水电站的二级站附近，下山帮

一家公司放羊。他接过老照片，

惊喜地得知是百多年前外国人所

拍，很乐意帮助我们，说可能会

在大河坝上面，但他平时没有特

别注意哪个山头对着哪个山坳，

无法提供更有益的线索。我们重

新上车，注视着车前方的山形，

同时对照老照片，慢慢地往前开。

经过卧龙潭后不久，拐过一个弯，

正前方的远山轮廓忽然和老照片

极为相似，越往前走，景致愈发

与老照片相吻合。一个山峰、两

个、三个，老照片中的远山背景

一一在峡谷间呈现了出来。“停！

就是此处”，我激动地说。赶紧下

了车，我发现公路高出旁边的河

床三四米，老照片上的两块大石

头不见了踪影，也许是经历了百

年流水冲刷的缘故。河床的变化

很大，我沿河道上下搜寻了20米

左右，终于在一块大石头上找到

了和原拍摄地较为接近的位置。

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可以看出

照片左侧山坡改变较大，疑似发

生过滑坡；右侧山体变化不大，不

过崖壁下有了公路，公路上方的

山壁上又建了水渠，峡谷中还牵

设了电线。最让人惊讶的是，今日

峡谷中的植被明显比老照片中繁

茂得多，可以想见在没有进行房

2012年的金佛山北麓龙骨溪峡谷 （右）    摄影 / 陈砚

金佛山北麓龙骨溪峡谷，发表于1911年出版的China's story in myth  legend  art and annals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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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的峡谷地段中，安德森

当年所见的景致还不及今日葱郁

秀美。

重拍老照片后的我们已饥

肠辘辘，于是来到大河坝附近的

“新明农家乐”用餐。等餐时，我

和当地的老农们闲聊起来，他们

也激动地讲起老一辈传下来的故

事：狮子口下面，就是金佛山最

高一级（6级）水电站附近曾有法

国人修的“洋行”， 当年外国人

在那儿避暑，还用周围的瀑布洗

澡。听到此处，我抑制不住心中

的激动，这不正是安德森所提到

的“小别墅”吗！百年前的英文记

录和如今中文口传下来的故事吻

合，如同东西方语言的对话，一个

珍藏在斯坦福大学的格林图书馆

里，一个流传在金佛山北坡农民

祖辈的故事中，跨越了半个地球，

相距了一个世纪！午后，山上的雾

气逐渐聚拢，挡住了整个北坡的

绝壁，我们的先遣行动也不得不

告一段落。

转眼已是6月19日，我同“金

佛山通”张钦伟老师及几位摄影

爱好者一同从金佛山的一级电

站出发，沿着逾百年的上山老路

攀登。一大早雾气便压得很低，

毫无消减之势，我们因此无法欣

赏到金佛山北坡崖壁的壮美。山

路左边的崖壁上飞溅出来两道瀑

布，让我想起了安德森日记中的

三道瀑布。放眼四望，周围的崖

壁间的确传出哗哗的水声，不过

却难觅第三道瀑布的踪影。百年

变迁，想必这第三道瀑布做了隐

士，独享金佛山的幽静去了。随

后，我们爬到一处相对平缓，且

岩石突出的地方，张钦伟老师提

到此处曾经横卧一块巨石， 19

世纪末期，随着到金佛山的外国

人逐渐增多，当地县衙门便在此

刻下了关于加强对在金佛山地区

活动的外国人管理的条例。遗憾

的是，这方巨石在后来修建金佛

山水电站的过程中被炸毁用做了

建筑材料。

“洋行”仅剩的屋基石    摄影 / 陈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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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行不远便来到了一座典型

川东老民居的院坝中，高挑的黑

色屋檐下，白色的竹编夹泥墙已

褪成了灰色。镂空的木门两旁贴

有一幅烫金的春联，颜色依旧鲜

艳，在暗淡的老墙上显得极为夺

目。80多岁的房主人张婆婆带着

一顶多角毛线帽子，精神矍铄。婆

婆很健谈，说曾在1951年左右还

看到过“洋行”，为木架结构，一

直空着没有人住，后来在1958年

左右的“大跃进”中垮掉了。我心

中不由升起一丝怅惘。

尽管安德森当时所喝的“虫

茶” 已极难见到，金佛山人的

淳朴好客却未曾改变。在张婆婆

家不远处，我们受到了另一户人

家的热情招待——主人们为我们

熬起了油茶。这种金佛山人几乎

每日必饮的茶品俗称“干劲汤”，

类似于藏民的酥油茶。制作油茶

时，先将自产的茶叶用油炒黄，

再加少许的水煮压成糊状茶羹；

然后切少许肥腊肉煸油，倒入茶

羹、清水煮沸，最后放入盐和调

好的鸡蛋液再次煮沸。品尝起

来，略带茶叶的苦味，却也飘着

一丝腊肉香，别有一番风味。

喝完了“干劲汤”，告别了好

客的老乡，我们重新上路。山路

变得崎岖起来，有些地方的坡度

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度。幸好有几

位开路的背夫拿着砍刀在前面清

理老路两边已经长拢或是挡在路

上的灌木、竹子等。老路上还有

不少的岔路，若是没有他们作开

路先锋和向导，我们恐怕真要迷

失在这金佛山的半山腰上。约莫

一小时后，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山路也渐渐平坦。从老路分叉出

来沿一条干涸的“金山大堰”水

平东行，更是出现了一处山腰的

平坝——此处便是当年的“洋

行”所在地。正如安德森在1910

年9月18日的日记中描述的，“这

栋建筑所在的地方靠近河谷的

谷源，坐落在上部山体北面的绝

壁脚下”，可惜此时壮美的北坡

绝壁正被云雾笼罩，我们无法得

见，但可大胆地想象一下——身

后百余米高的绝壁如同椅后的屏

风一般，前方则可俯瞰群山，视

野极为开阔。此处避暑，确为佳

地。“洋行”倒塌不过50余年，但

此处已杂草丛生，好不容易才找

到了地基的大致位置。条石紧密

登山老路旁的金佛山民居    摄影 / 陈砚

热情的山里人正在熬制油茶    摄影 / 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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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卧着，上面已覆满了青苔，悬

钩子等灌木又盖上一层。遗憾

的是已无法确定有多少间房。我

掏出GPS，确定了此处的海拔高

度：1 571米——比当年安德森

用气压海拔记测得的4 000英尺

（1 219米）高出许多，看来采于

这附近的长吻鼩鼹模式标本的海

拔记录需要改写。

在绝壁下的洋芋坪吃过午餐

后，我们便开始了此行最为陡峭

的攀援。当年安德森便是从狮子

口（一处北坡绝壁上的裂口）攀上

山顶的。从洋芋坪到狮子口直线

距离仅为550米左右，我们却走

了1个多小时。在几乎垂直的陡崖

上竟然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登山老

路，不过现在已人迹罕至。云雾

不但没有散开，反而在山顶处拢

聚，路上的石块上布满了青苔，稍

不留神就可能滑到，山路的另一

旁是望不到底的悬崖峭壁。险要

处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借树藤

攀援而上。刹那间，路旁的灌木

突然变矮，两旁崖壁相对而出，

其间露出一道缝来——我们已经

抵达狮子口下的黑风洞。洞口并

不大，雾气弥漫，看不清到底有多

深，这应该就是安德森日记中描

述的洞口有一座小庙的溶洞。可

惜庙宇早已不见了踪影，不过洞

口旁的石壁上刻有一尊菩萨像，

虽未见苔藓生长，但风化得厉害，

菩萨像下还有一颗佛头，无法确

定其原来的位置。黑风洞洞口的

草丛中，隐匿着一座无法辨别的石

黑风洞口    摄影 / 许鹏

长吻鼩鼹模式标本    供图 / 伦敦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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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据张钦伟老师说是尊石虎。洞

里吹出阵阵阴冷的风，湿气极重，

此时的我们才真切体会到当年安

德森欲点蜡烛而不得入的情形。

此时，狮子口就在我们的正

上方。手里GPS的海拔读数几乎

是几步一变，不到10分钟，我们爬

升了近100米。由于能见度尚不足

10米，我们无法在视觉上感受到

两边崖壁的突兀和峻峭，不过手

脚并用的攀援足以让我们有更深

的体会。翻上狮子口后，道路便平

坦了许多。灌木丛先是换成了清

一色的草甸，之后逐渐被一人多高

的竹林所代替，这和安德森日记中

“被草和竹子覆盖”的描述如出

一辙。在竹林中穿梭，云雾弥漫，

宛如仙境。偶见布满青苔的乔木

混生其间，竹木交错，又似帘幕半

掩中袅娜的舞者。林间时而听到

鸟儿的鸣叫，却因竹林太密，只闻

其声，不见其影。据安德森日记记

载，他当年登顶后在山脊上寻了一

段，后来攀着简易的梯子颤颤巍

巍地下了山。据张钦伟老师介绍，

如今金佛山北坡仍有这样令人心

惊肉跳的梯子，但梯子的位置并

不固定，因此很难再找到安德森

下山的确切位置。在百年后的重

访过程中，有一些事物难觅其踪

并不都是遗憾，至少它们成为了

百年变迁的绝佳注脚。

如今的采集活动

2012年4月10－18日，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何锴博士和研

究生万韬专程来到金佛山开展以

食虫类为主的小型哺乳动物资源

调查。与安德森主要在金佛山北

坡采集不同，我们的采集区域集

中在金佛山南坡和山顶。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喜马拉

雅地区是第四纪冰期时的物种

“避难所”，该地区保留了许多

现生中较为古老的支系。近20年

来，何锴和万韬所在的兽类生态

与进化学科组在横断山腹地的云

南和四川、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

南地区和秦岭地区做了大量的野

外调查工作，但对同样种类丰富

的川东山地却鲜有涉足。因此万

韬说，这次调查对于他们从事的

众多食虫类物种的演化和分布研

究意义重大。

在金佛山采集的十多天里，

小型食虫类动物尤为喜爱的微生境，找到这样的倒木离捕获它们就近了一大步    摄影 / 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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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宿在护林员杨明亮家里，

他们一家人很多也很和善。杨家

位于金佛山南门外的高穴子，海

拔约1 300米，俊秀的喀斯特峰丛

“锦屏峰”立于屋后，景色秀美；

海拔1 300米以下的部分山地大

都是农田，森林已不复存在。杨

师傅承包了一个小山头采石，每

天大多数时间都在采石场忙活。

合作的运输车队不定时地会把沙

石运到山顶建设旅游中心。我们

每天跟着运输队的货车沿着蜿蜒

的南坡公路上到旅游集散中心，

路程有十多公里。

时值四月初，山上依旧阴冷，

村子周围的香椿才出头，比昆明

晚了不少。山顶则寒气更甚，感觉

比滇西北海拔3 000米的山地还

要阴冷。第一次来到山上时很是

失望，一方面是因为旅游开发而

大兴土木，生境破坏严重；另一

方面，连日阴雨加上大雾弥漫，

能见度极低，为寻找合适的生境

又增加了困难。此行的前三四天

大多是阴雨连绵，后来天气渐渐

转好，雨水也集中在夜间降临。

我们采用传统的样线法进行

采集：首先选择生境较好的地方

再选择一条样线，根据具体的小

型兽类巢穴和痕迹布置笼、夹和

陷阱。在基本把景区跑了一遍后

我们才定下第一个点——集散中

心到北坡滑雪场的公路附近，海

拔约2 100米。这里是此行中生境

最好的两个地方之一：顶层以落

叶阔叶林为主，亚层伴有竹林；

地表以落叶和裸土为主，偶有一

些苔藓。在这个点工作时几乎每

晚都有雨，然而幸运的是，第一

天我们便采集到了此行的第一只

长吻鼩鼹。虽然比安德森采集到

长吻鼩鼹模式标本的地方高出了

约500米，但它和模式标本并无

可见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一共采

集到了5只长吻鼩鼹，此外还采

集到了猪尾鼠、社鼠、白腹鼠、黑

腹绒鼠和此行唯一一只鼩鼱科动

物：淡灰黑齿鼩鼱。这一带还可

见一种松鼠，结合体貌和资料我

们认为是岩松鼠。

第二个样点在一个叫“原始

森林”的景点，海拔约1 900米。

远远看去，此地生境不错，高大

乔木很多，郁闭度也达到了90%。

我们从景点入口进入后沿步游道

走了一圈，发现海拔高差有100

猪尾鼠    摄影 / 万韬

黑腹绒鼠    摄影 / 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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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两人按一高一低两条线布

置起来。这片林子亚层稀少，基

本是方竹，可能是景区管理者为

了突出景观效果砍去了原有的亚

层。如今金佛山上地势平坦点的

地方都长满了方竹，完整的原始

林已非常少见，这也给我们此次

采集活动的样点设置带来了不小

的麻烦。这里的物种组成和前一

个样点类似。在这个点我们采到

三只长吻鼩鼹，数量虽不如第一

个样点多，但种群数量也算正常。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捕获了一只

针尾鼹。由于山地栖息的鼹鼠较

难捕获，且针尾鼹通常种群数量

小，加上这里的海拔比我们以前

捕获该种的海拔下线还低很多，

这一发现可算是一个惊喜。

下到海拔1 500米左右的南

大门，我们在这里设了第三个点，

在这个海拔及以下的地区，树林

已经很难成片，主要是零星次生

林、一些灌木丛和竹林。我们在

这里采集到了大绒鼠，且数量颇

多。有一天万韬采集到的全是该

种，可见它们在这一带的优势种

地位。但我们不太确定在这个点

是否还有黑腹绒鼠，绒鼠的分类

系统一直较混乱，而大绒鼠正属

于黑腹绒鼠“种组”。

此行我们一共采集到79只小

型哺乳动物标本，隶属于2目4科

9种，相比安德森在百年前采集到

的4个种多出许多，这里有气候、

季节、天气、海拔、区域以及采集

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令人欣喜的

是，长吻鼩鼹都出现在这两次相

隔百年的采集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采集

第二个样点的生境    摄影 / 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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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标本中，猪尾鼠仅次于数量

居首的绒鼠属物种，数量之多是

在别处还不曾见到的。另外，我

们此行未采集到姬鼠，与文献中

记载的金佛山有两到三种姬鼠有

很大出入。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的

黄军科长认为，这可能与以往的

采集活动是在低海拔地区开展

的，而此次采集地点位于中高海

拔地区有关。不过在四川和云南

西部、甘肃和陕西南部的中高海

拔地区我们都能采集到至少一种

姬鼠，因此，我们认为，在金佛山

的中高海拔地区猪尾鼠占据了姬

鼠的生态位——这是一个非常有

趣的问题。

明媚的春阳静静地洒向金佛

山，云雾中的锦屏峰若隐若现。时

隔百年，安德森当年发现的长吻

鼩鼹依旧在金佛山繁衍生息。此

次考察中我们又发现了金佛山小

型兽类群落结构的特别之处，也许

通过未来的研究工作我们能更多

地揭示这生命世界未知的奥秘。

希望探索的脚步能一直延续

下去——下一个百年人们再次回

望能收获更多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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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样点的生境    摄影 / 万韬


